
范 儿
□张惠雯

昨天，班主任打来电话抱怨，“你儿子这次语文测试倒数第一。”我保
持沉默，羞耻期早过了，地上就算有缝，我也不会钻。班主任知道我是作
家，上学期还被邀请去他们学校讲座，在1700多名同学面前，谈论如何写
作文。我不是那种在公开场合能说会道的人。两个小时，我如坐针毡。既为
自己那可怜的普通话，也为谢同学枯萎的写作能力。两者都这样了，我居
然还敢上台？

我完全是被逼的。廖同学认为这堂课，我讲也得讲，不讲也得讲。两个
理由：一是唤醒谢同学的虚荣心，让他知耻近乎勇；再是，我若却而不去，
怕谢同学日后不被待见。但昨天班主任的这个电话，证明我做了一场零功
效讲座。

我和廖同学都是中文系毕业，家里别的没有，徒四壁闲书，我们从没
担心谢同学语文不好。不管是先天基因，还是后天环境，他都有理由这科
拔尖。我们的主攻方向是英语，从幼儿园起，就送他上课外班，扔进去好几
万。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趁早送他出去，以便将来盘块洋地，抱个洋妞，生
堆洋崽。什么是爱国？把彩旗插到别人的地盘上去，就是最大的爱国。咱不
跟同胞们抢有限的生存资源。

上学期长郡双语中学期末考试，近2000学生有7位高人英语满分，谢
同学是其一。而谢同学其实并不是一个考试型选手，他的应用能力更强。
他现在看英文电影、听英文广播几乎没有障碍，打开视频，可以直接与大
洋彼岸的外教漫聊。有时我用劣质的普通话骂他，他则用很纯的美国腔反
唇相讥，把老子我气得直跺脚。回头问廖同学他说了什么，廖同学阴着脸
说，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按说，我们得高兴才是。可不知为什么，坐在书房，面对四壁汉书，我
内心居然有一种类似前清遗老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不是我一个人有，
估计已遍及到要伤害民族自尊心的程度了，所以教育部门才宣布要加大
语文考试分值，降低英语分值。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非常必要的。要不
然，迅哥儿当年没成功的文字革命，现在这帮兔崽子会兵不血刃地弄成
功。但廖同学为这事，好几天都骂骂咧咧，儿子最好的科目不能获得最大
的功利，自然要骂。

谢同学数学、物理、生物、地理还好，政治和历史一般。可这个时代的读
书机器太多了，“还好”和“一般”便意味被淘汰。一个作家朋友的儿子与谢
同学同年级，一个典型的读书机器。每次考试，7门功课，总扣分从没超过20
分。简直不是爹妈生的！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我们读
书那会儿，高分就像独木高耸，低分则是灌木一片。现在的高分却呈蘑菇云
状分布，密密麻麻，都挤在上面。多考5分，排名便可甩开人家100多个名
次。反倒是低分段，稀稀拉拉几个人，寂寞地做了擎起“蘑菇云”的孤柄。

成绩好的同学，除智商和种种学习秘诀外，依我看，关键还都有一颗
争强好胜的心。那个作家朋友的儿子如果考第二名，他会大哭一场，几天
不见一笑。谢同学班的学习委员，有一次地理考95分，当场就在教室里哭
鼻子，因为没进入前10名，而前10名，是她的底线。

谢同学缺的正是这颗争强好胜之心。从幼儿园到现在，每次考试，谢
同学都只知道自己多少分，前后左右的人多少分，而班上那些学霸们多少
分，他一概不知。“我要知道他们多少分干吗，这个又不会考！”一脸的无辜
和愤怒。我们只想吐血。

谢同学现在这学校，其最大特点，就是把百炼成钢的重任，交给了无
穷无尽的考试。谢同学刚入学便考试，然后以成绩排名来划定学号。好生
差生，一目了然。之后，不管大考小考，都会排名。昨天班主任说他倒数第
一的那堂考试，仅是默写两首古诗，谢同学错了5个字。

廖同学不肯接受谢同学平庸身份（学号）的划定，从第一场考试排名
后，她便采取了全场紧逼盯人的战术，谢同学每天的时间便只能以分钟计
算了。学校离家远，本该住校，但谢同学的自理能力和自控能力太差，廖同
学不放心，只好走读。

目前我们的时间表是，6：30起床，7：20到校。谢同学的早餐就在车上
解决。吃早餐的同时，还要练习英文听力，我车上的英文碟一大摞。晚上6
点，我在校门口接他。回家路上，他一边接受近视仪的按摩治疗，一边继续
练习英语听力。这样每天来去共个把小时，也没有浪费哪怕一分钟。

一路披星戴月，晨风夕雨，车厢内“鸟语”横行，父子俩相对无言，这些
都按下不表。回到家，谢同学的所有权就归廖同学。一张大桌子，谢同学在
这头，廖同学在那头。这头谢同学无精打采地做着作业，那头廖同学紧张
兮兮地给他填抄汇集各科错题，给他计算做不出的奥数，给他在网上联系
各科视频家教，给他在各大网店寻找复习资料。同时，在谢同学思绪云游
之际，给他来声断喝。

曾经，天是蓝的，山是青的，水是秀的，廖同学是年轻美丽的，谢同学
是笑容满面的。现在，天灰了，山秃了，水污染了。廖同学白发丛生，美丽不
再；谢同学性格乖张，笑容难觅。母子俩像架起来的两只矛，多半时间在学
习，小半时间在吵架。我坐在书房，有时听得既烦躁又绝望，恨不得把两个
都灭了，再娶重造。

我与廖同学自大学毕业，就对应试教育表示极大的轻蔑。所以谢同学
童年时，只抓了他的英语和才艺，其他学业基本采取放养之势。现在悔之
晚矣。长沙四大名校的升学率是有目共睹的。而四大名校招生要求各科都
要达A，少一科都不成。现在我们只能围着分数去转。至于素质教育，看不
见，摸不着，无法速成，就不知从何处下手。就像各国政府首脑，不知人类
福祉究竟何在，只好一味追逐GDP。而谁知道这个GDP带给人类的究竟是
幸福还是灾难？

这种紧逼盯防的学习方法，自然事倍功半。谢同学只在初一上学期期
末考试全A。这之后，节节败退。现在已退到班上20名之后，全年级400名
之后，并且还在后退。这个成绩，是上不了四大名校的。

但为了这个成绩，我们家已努力到了快要散架的地步。我与廖同学的
“三观”皆同，生活差强人意，跟祖国一样和谐。但因为不同的教育方法，我
们有一次都进了芙蓉区民政局大门，好在没带户口本，不然这婚就真离了。

现在廖同学有所妥协，晚上虽然还守着，但那只是尽人事，听天命。她
知道自己代替不了谢同学，“包办”不对，紧逼盯防也不对。她插个耳机，在
电脑上看连续剧。只有谢同学问到她时，她才赶紧按下暂停键，第一时间
去授业解惑。

种下龙蛋，收获跳蚤。谢同学的漂洋过海梦算是破碎了。我甚至已开
始将他当作“啃老族”在规划了。廖同学认为我太悲观。她对谢同学仍残存
幻想。她说自己小时候的懵懂与现在的谢同学颇为类似，都读高二了，还
不问学业玩养蚕，气得她老爸一跺脚，把十几条蚕宝宝踩成泥浆。结果她
惊醒了，高三时学业突飞猛进，进入全年级前3名，大学考得极为顺溜。

谢同学身上会有奇迹出现吗？即使有，恐怕也太迟了。这个学期，谢同
学就要参加生物、地理会考，如果达不到A，高中就莫想进名校。何况，廖
同学的奇迹也只是昙花一现，其实以她的智商和领悟力，完全可以拥有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美好人生，现在却委身于一个平庸的男人，
实在是莫大耻辱。廖同学之病，仍在没有一颗与人争一长短之心。而上进
心不强的人，这一辈子就莫想站在高山上吹天风。这其实也是我们全家之
病。现在独怪谢同学，岂不谬哉？

我在想，老鼠生儿，最好别制定高不可攀的成凤计划。要不然成不了
凤，连打洞的本领都忘了。与我身上流着同样血液的人，基本都在珠三角
做体力，谢同学从现在开始，是不是可以多练练哑铃什么的，练得一身腱
子肉，以后去珠三角认祖归宗？这未尝不是一条出路。物以稀为贵，目前珠
三角劳力巨缺，听说我谢氏家族2000号男人平均工资在5000元以上，比
我这个一级作家高多了。

简言之，我家的教育，就是成功地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完败的案例，
请大家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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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教材
□谢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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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写给女儿的信

□铁穆尔

一
卡迪哈尔，那天早晨雨一直下个不停，灰黑色的雨

云覆盖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祁连山脉。我喝过你祖母烧
的奶茶，又喝了阿拉善的朋友送的骆驼奶就出发了。你
祖父打着伞到了路边，还是像无数次送我那样叮咛嘱
咐。尽管我的头发已变得像我家那头花牦牛的尾巴，灰
白色夹杂土黄色。

汽车在雨中缓缓而行，看着路旁湿透的青草和流下
缕缕雨水的黄土崖，山坡上的凤头百灵正在起劲地歌
唱。远处还是绿色的山峦和墨绿色片状森林。

汽车出祁连山跃上河西走廊高速公路后开始疾驰，
这条路我不知走了多少遍。

你知道吗，卡迪哈尔，此刻我能感觉到大地的呻吟
或歌唱，来自大地最深处的声音，如此真挚如此深切。在
亚欧大草原东面一隅的这个凉爽的早晨。

到县城休息一天，我突然觉得要去看一下已经双目
失明的吐蕃特老僧人洛布旦。他曾打电话让我去看他。
不能再迟了，我要带你一起去。这样也可以让你看一眼
我在山野间的调查和学习。

我们租了车去祁连山南麓。从祁连山北麓乃曼郭勒
河畔的红湾寺小镇出发，过黄鞑子峡、白泉门、大岔牧场
旧址。在雪水河旁边那个青石垒就的羊圈上，长满了金
黄色的风铃花（也叫白头翁），像是一个传说中的羊圈。
汽车奋力地沿盘山公路而上，那是险峻的 708 公路，于
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苏关系紧张的“备战”时修建，本来
是很好的公路，但近年来从青海那边的煤矿过来的拉煤
大卡车把路面压坏了，到处是坑坑洼洼。这些年从这条
悬崖路上坠毁的车辆不少。听着开车师傅讲这些，看窗
外呼啸的冷风吹过刀锋般的青黑色悬崖，我的双腿有点
发软。我们翻越的是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主脉分水
岭。

在分水岭山梁上下了车，在风中抛撒了纸风马旗
（风马经幡），山巅的烈风刹那间就把我们手中的风马旗
吹向万古云霄。上了车后深深松了一口气。

汽车朝祁连山南麓的巴孜图川（也译为“八字墩”）
驶去。巴孜图川现在叫做野牛沟。这个地方和我们的先
辈尧熬尔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四五百年前，操着蒙
古语和突厥语的尧熬尔人，从西域阿尔金山南北和柴达
木盆地逃难到了这里，以这里为中心游牧在祁连山南
北。所以尧熬尔民歌中总是深情地唱“巴彦巴孜图”，意
为富饶美丽的巴孜图。自上个世纪中叶，我们的先辈们
又离开了巴孜图……

多少年来，我每到这祁连山南麓的高地，就像是到
了一个白云的国度，悠悠白云覆盖着无数个山峰的巴
彦—巴孜图川草原。

那是 1995 年的夏天，我在野牛沟乡公路旁边的草
地上等待路过这里去托莱牧场的班车。我看见四五个小
伙子坐在草地上喝着酒，静静地聊天。我也显得同样闲
散自在，随意地走过去坐在他们旁边的草地上。被太阳
晒得滚烫的青草地上跑满了黑油油的蚂蚁。夏天的白云
低低地飘在我们的头顶。他们中拿酒瓶斟酒的那个人默
默地递给我一杯酒，我淡漠地接过来喝了。不说谢谢，也
没有问他们是谁。今天我突然想念他们。

今天的白云和当年一样，我感觉自己的思绪也是飘
逸远飞而又牵牵挂挂。

我已经几年没有来过这里了。公路焕然一新，路上
还设了收费站，野牛沟乡的泥巴小街变成了水泥路。库
库莱山口的路碑上写着“大玉村”的标识。汽车掉头拐入
大尔龙山谷，从悬崖下那座新近维修过的小桥进入了山
中便道，过了几个牧民冬窝子的房屋后，是我当年采访
过的人家。那个历经苦难的吐蕃特老僧人早已去世，原
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我只记得他和蔼可亲，高大的身
躯穿着旧的紫红袈裟。如今，只有他的外甥等几个晚辈
出来给我们指路。朝向洛布旦先生家的沼泽地上铺了砂
石，两只野鸭款款落在沼泽泥淖中觅食，黑头黑颈背部
有金黄和铜绿色羽毛。

远远看见洛布旦的儿子从崭新的砖房门口走下山
坡，他打开了铁丝围栏的门。他还是那么黝黑，目光诚恳
善良。矮小的奶奶也领着小孙子和儿媳来迎接我们。进
屋后看见洛布旦坐在沙发上，戴着石镜扶着拐杖，他的
眼睛已经失明。

8年前，他带我去那一个个沟壑和山岗下的冬窝子，
访问那些默默打发余生的老人。那时他是那么敏捷而精
神，如今他消瘦而衰弱，只是声音依然洪亮。他笑着说自
己的眼睛看不见了，有点遗憾看不见你的模样了。他说
他现在心里没有任何负担，回想无数的往事，常常忍不
住独自想笑。

他像巴孜图川的一朵云。
儿子和儿媳端来奶茶、煮熟的风干羊肉。洛布旦先

生说尧熬尔人的信仰，应该从巴达霍尔（9世纪到11世纪
的甘州回鹘汗国）时代寻找根源。那时吐蕃特地区还没有
佛教，而巴达霍尔早已信仰佛教。他还说了白哈尔大神

（藏蒙佛教的护法神）的名称和来历等。洛布旦的儿子牵

着幼女的手，我们一起在他家旁边的山岗上漫步，地上
满是金色的哈日嘎纳、白色的火绒草，草丛中的那只旱
獭匆匆朝自己的洞穴跑去，素食主义者胖墩墩的身体显
得有点笨拙。远处山岗上还有一只静静出神的秃鹫。

卡迪哈尔，你知道吗？你是第一次见到我的这位老
朋友和老师。出生在吐蕃特阿柔部落的僧人洛布旦，
1958年他和上师普尔门活佛一起被捕入狱。释放后还俗
成了家，就在祁连县的野牛沟乡大尔龙生产队放牧。“文
革”结束后又穿起袈裟念经为生。

我们坐在山岗上绿草和野花丛中，洛布旦的儿子说
自己今年大病了一场，左臂瘫痪后，在西宁住了一段时
间医院。现在好点了，但没法骑摩托。要知道，现在的牧
民不能骑摩托将意味着寸步难行。

卡迪哈尔，你知道吗？我曾在这里有许多旧相识老

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去世了，野牛沟的胖老人马家
阿米，拄着一根木棍的忧愤老人加木桑昂然，住在县城
的驼背老人撒白勒……他们有多少故事啊，忧伤辛酸而
又阳光灿烂。

我们从山岗上缓缓下来到房间，洛布旦老人和我又
聊了会儿。吃了羊肉面条我们就告辞，奶奶送了我们夏
天新做的酥油和曲拉。奶奶是出生在青海湖畔的和硕特
蒙古人，是在 1958 年冬天那场可怕的大搬迁中来到了
这里。

合影留念，握手道别，说找机会再来看他们。但我心
里突然想这次会不会是和洛布旦老人的最后一面呢，我
看着他紫红色的袈裟和黝黑的面孔。在他蹒跚的脚步
下，暖暖的青草地上一群黑蚂蚁在奔跑。洛布旦的儿子
跳过小溪送我们到车旁。奶奶和小孙女坐在台阶上目
送我们。沼泽泥土中的那两只野鸭早已飞走了。

二
沿着巴孜图川和黑河源头的河水溯流而上，两条平

行山脉间的公路蜿蜒消失在西边土尔根大坂那边。祁连
山南麓的群山草原，神圣的巴孜图山川。悠悠白云飘，青
青芳草地。我们就在这温暖的青草地和牛奶般的白云间
走着，像青草丛中那些黑蚂蚁。

你知道吗，卡迪哈尔，凝视着山川间满目的白云，让
我想起很多但很快又什么都不想了，我沉醉在白云间。

我年轻时的幻想大多已被飞驰的云朵带走了。我们
站在寒冷和温暖交替的大地上，仰望那高不可及的蓝天
和白云，那里是惟一幸存自由的地方，而自由和梦想永
远在那里向人们召唤。天空、云和风仍然在顽强地改变
着大地上人们的情怀。当你凝视着无边的山峦上那朵朵
被风吹动的白云时，往往会精神百倍激情满怀，那久久
缠绕着你的极度忧愁会跑得无踪无影。在清澈蔚蓝的天
空上，那一层薄薄的像海浪般涌动的白云，常常会让你
寂寞阴沉的心房阳光灿烂，也许会产生一种善良的情
愫，会有一种想去热爱、理解和帮助所有人的强烈冲动。
广阔寂寥的大地之上布满厚重的青灰色云海时，总是让
人无限向往那未知的生活和难以预测的前方，而那一己
的悲伤和痛苦在此刻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啊。晴朗的夏

日，那一朵朵像大象或白牦牛般的白云在碧空中飘啊
飘，让人心思安详而有淡淡的忧郁，是渴望还是莫名的
乡愁？傍晚那火红壮丽的晚霞却让人对脚下这沧桑大地
和朴实平静的生活流下热泪。有时，在高山牧场从天上
到地下布满浓浓的云雾时，会让人渴望忠诚纯洁的友
情。当你一个人在深秋的云雾中迷路时，当你从旷野上
那座孤零零的黑帐篷走出来后，看到那漆黑的云朵和即
将到来的暴风雨时，会明白人的一生中无比珍贵的是什
么。而冬天在雪山之巅猎猎寒风中那一团团云，像飘扬
翻卷的战旗像纵横奔驰的马群，总是让人热血沸腾，渴
望和风暴结为亲兄弟，而让那人生的枷锁滚得越远越
好……云，的确和梦想、精神、沉思是联在一起的。

群山草原上的云朵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方不断飞驰
而去。

我只想和白云说话。
天空中的行云啊，你把雨水温柔地洒向大地，你又

抛下我们独自飘向灿烂的星空，你总是让人们等待和盼
望着另一个友爱祥和的国度，你却又让人们在脚下冰冷
恐怖的大地上绝望和灰心……

低垂在山峰上的云朵渐渐暗了下来。我在路旁的沙
棘树丛中拾了一些准备用来煨桑的干柴。离开巴孜图川
拐入朝北边的夏日哈达（现在叫鞭麻沟）公路，盘旋而上
到了祁连山分水岭。我们下车去煨桑，把干柴堆放在潮
湿的高山草甸上，柴堆下面塞了报纸。风太大，好不容易
才用打火机点燃柴火。冷风中火燃得很慢，我们在火堆
上放了煨桑的食物和三条白哈达，朝着桑烟磕头祈祷。

“ 唉 ！悠 悠 白 云 之 下 ，青 青 芳 草 之 上 的 芸 芸 众
生……”

草甸上的泥水透过裤子很快浸入膝盖和腿。我相
信，神就在云端静观。

“神啊，让这大地安宁吧……”
抬头远望，山巅的那一团团沉重如心事般的乌云，

很快被强劲的秋风撩向四面八方，把雨滴洒在纵横的沟
壑山谷和片片树木中后又飞走了，不知飞向哪里。

三
卡迪哈尔，你在遥远的北国之都已经是第三个年头

了，你像是一朵游弋在天边的白云，每年杜鹃飞渡或大
雪纷纷时，你都会从那望眼欲穿的地平线款款飘来。

如今，冬天已经来到祁连山。而那来自贝加尔湖和
西伯利亚泰加林的风雪首先会掠过你的头发和脸庞。你
肯定会想起祁连山的云和群山。此刻，祁连山的北麓，覆
盖着雪的群山随意起伏着，像是大海中的银色波涛。蓝
色天幕下的雪山一片洁白，山上到处都可以看见从雪中
露出的嶙峋山岩，青黑色的。雪山下是片状松林和盖了
一层薄薄白雪的山地草原，可以清晰地看见从雪中露出
来深黄色枯草和淡黄色泥土。夕阳下，山的阴影渐渐多
了起来，就像是你年迈的祖父和祖母眼神里的那些思念
和忧伤。

无论是雪山、松林还是长满黄草的山坡都笼罩着一
种若有若无的淡淡的蓝色。这比夏季我们在巴孜图川看
到的蓝色要虚幻多了。

湛蓝的天幕上只有一朵神定气闲的白云，神在雪山
之巅晒太阳。远处还有几抹渐渐要融化在天空中的云，
淡的几乎看不清。一朵云的变幻要比人心快得多。

唉！天空中的云啊，你为什么总是像老虎一样眈视
着又像是受到惊吓的野兔胆怯地奔跑。你忧郁、寂静而
安详，你暴烈而疯狂，你如泣如诉又冷漠高傲，你充满了
甜美的沉思和博大的胸怀，人世间有多少事在你的目光
中在你的羽翼下发生。

云啊云……

近年有个流行的词，叫“范儿”。这个词其实早
已有之，北京话说谁谁很有范儿，是指这个人很有
样儿，这当然不是仅指模样，而主要指他特殊的派
头、风格、精神气度。这个词遭遇了相当时期的冷
落，大概是因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天天搞内部
的革命斗争，大家不重视样子和气质了，真正的范
儿反而会成为灾难。这个词近年却“复兴”了，其主
要原因应该是一本叫《民国范儿》的书的出版，随后
又有较为喜爱民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如陈丹青等人
的推波助澜，于是大家都谈起“范儿”这个东西了。
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北京范儿”、“中国范儿”各式各
样的关于范儿的说法。国际巨星巩俐气场浩大、艳
压群芳，被称为“女王范儿”；有的女星走知性路线，
盘起头发，穿起经典的香奈儿套装，被称为“知性范
儿”。

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关心“范儿”毕竟算是一
件好事，尤其考虑到中国曾经历过用块香皂都会遭
批判、满街只有军装绿工装蓝的特殊革命时期，目
前又正处于被“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一切用
价格来衡量”等暴发户价值观熏染的时代。在人的
模样、气度方面，目前的问题是权贵们显得过于骄
奢粗俗，底层人则看起来太过卑微畏缩，而无论是
在所谓高层还是底层，一种健康、自然、坦荡，可以
用“风华正茂”来形容的精神气质都比较少见。

如果要用一个英语词来表示“范儿”的意
思，可能比较接近的是“Style”。因此，就有人把
近来在网络上大红的韩国歌曲 《江南 Style》 翻译
成《江南范儿》。

Being stylish，也就是有范儿。不少人也许会觉
得是否有范儿根本就不重要，仅是个外表的问题，
但我们中国有句古话“相由心生”，那么是否有范儿
其实就是和内在精神世界紧密关联的一个问题了，
这样的问题怎么会不重要呢？我在中国的城市里
看到一些民工、乡下人，他们看起来畏缩、怯生生或
者故作粗野，这是因为他们心里畏惧，在这个势利
的社会中，他们深知自己遭受歧视，而且也没有多
少东西可以保护他们的权利，那么，在他们身上，你
怎么能看见由信心产生的“范儿”呢？

相比而言，我家附近Target超市外面收小推车
的黑人大叔就很有范儿。他总是衣衫整洁，声音洪
亮地和每个人打招呼，他从容的步伐和动作甚至

称得上优雅。他虽然和富有毫不沾边儿，工作很
辛苦，但你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遭到贬损、
侮辱的痕迹，更看不出他有任何低人一等的感
觉，他的气度之坦然让你感觉到即使他见了总
统，也不会有丝毫的胆怯、慌乱。在许多美国餐
馆，那些侍者虽说不像我们的餐馆服务员那样是
挑选出的年轻二八姑娘小伙儿，但大婶儿大叔、
玉环飞燕、黑的白的棕的也都各有各的范儿。他
们态度坦荡自然，有些还爱和顾客谈笑风生，无
人觉得自己从事服务业就有失尊严。相反，要是
有顾客对那些个侍者无礼，或者故意摆臭架子挑
肥拣瘦，那等于自取其辱，其他人都会觉得此人
粗鲁、没有教养，餐馆老板更不会不问原因就责
怪自己的员工。大家都认定这么个死理儿：从事
各个行业、各种身材长相年龄的工作者都应受到
同等的尊重。

我喜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范儿，自己的 Style。
有自己的范儿当然要关心、照顾自己的外表，但不
要肤浅地认为外在的装束就是 Style 了。事实上，

“范儿”的真正养料不仅是一个人的审美修养，最主
要的还是他对生活的理解、信心和热情。没有底
气、内心没有尊严感或不知尊重他人的人绝不可能
有范儿，如果硬说自己有，那也只能是装出来的、假
冒伪劣的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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